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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传统民歌与流行音乐交汇的时代文化记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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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彝族传统民歌与流行音乐的交汇，影响了彝族时代文化记忆的表述。通过对彝族传统民歌与彝族流行音乐作比发现，

不论是传统民歌，还是流行音乐，都体现了民族的时代思考与文化智慧。彝族传统民歌以生产生活和神话、历史等为基础进行

编唱，倾向于描述场景或民俗文化，进而表达感情。彝族流行音乐则以传统文化为引，吸纳时代文化元素，借用流行音乐的要

素创作，形成新型彝族民歌。在数智时代背景下，传统民歌与流行民歌呈现受众广、传播路径多元、形式多样等特点，并共同传

唱民族文化。由此，彝族传统民歌与现代流行音乐的交汇，丰富了民歌的形式，影响了民族文化的时代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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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ontemporary Cultural Memory of 
Traditional Yi Folk Songs Met Popular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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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meeting of traditional Yi folk songs with popular music has influenced the expression of Yi people's con⁃
temporary cultural memory. By comparing Yi people's classic folk songs and popular music， it is found that both tradi⁃
tional folk songs and popular music have reflected contemporary Yi people's thought and cultural wisdom. Yi people's 
classic folk songs are created on the basis of their living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of their mythology and history， etc. 
tending to describe such scenes or folk cultures so as to express their feelings. In comparison， Yi people's pop music， 
guided by traditional Yi culture， has absorbed contemporary cultural features and pop music elements to create a new 
type of Yi folk songs.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times， both traditional and pop folk songs present the character⁃
istics of wider audiences， more diversified forms and communication channels， which have jointly contributed to the dis⁃
semination of Yi culture. Thus the meeting of traditional Yi folk songs with modern pop music has enriched the forms of 
Yi people's folk songs and influenced the contemporary expression of Yi people's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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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歌承载着族群文化记忆，是对社会生活的记录

与传唱。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当代人结合流行歌曲对

民族文化进行时代性编唱。从这个角度来说，民族流

行音乐也是对传统民歌的形式、旋律、内容等进行丰

富发展。同时，民族流行音乐也记录着时代变化，思

考社会进程，传唱当代人对时代和民族文化的理解。

一、彝族传统民歌与民族流行音乐

传统民歌多采用民族母语传唱，随着社会的发

展，各民族交流增多，人们也开始采用流行歌曲的

形式，编唱民族流行歌曲，进行跨文化传播与交流。

由此，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民歌与现代流行音乐

的交汇，产生了不一样的时代民歌。随之出现了以

民族文化为肌体，采用现代流行音乐形制创作与传

唱的民族流行音乐，可统称为“民族流行音乐”。简

言之，民族流行音乐指基于民族文化，借鉴现代流

行音乐的词作形式、曲调音律，结合本民族传统音

乐特色，进行创作和传唱的民族文化歌曲。民族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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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歌曲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推动民族文化朝着更

广阔的天地前行。当然，在民族流行音乐中以母语

传唱民族文化表达歌手感情的歌曲，更具特色。不

仅是语言，还有传播媒介、歌唱形式等都在发生变

化。民歌是口头智慧，“从根本上说，作为一种口头

语言交流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的责任。

这种交流能力依赖于能够用社会认可的方式来说

话的知识和才能”［1］12。先民通过口头传唱的方式，

将生产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唱出来，表达自己的感

情，将历史故事、民俗习惯、季节规律等以歌的形式

记录、传播，民歌属于民族的口头智慧。过去，人们

的交往互动具有地域性，信息的传播路径和范围也

有限，而今却极大改变，数智时代人们对文化也有

了不一样的思考和表达。民族流行音乐即是人们

对当代的口头传唱，歌手或歌曲创作者将民族文化

记忆，及自己对本民族文化的理解和感情通过流行

音乐的形式表达出来。从网络信息技术和当代社

会体系来看，我们已步入数智时代。数智时代是基

于现代网络信息技术，趋向数字化人工智能发展的

时代。数智时代对民族传统文化产生的影响，不仅

是技术革命亦是文化革命，数智化时代背景下民歌

传播更加便捷且丰富多彩，传统民歌的文化记忆在

这个时代有了新的表达。一些彝族歌手在以自己

的方式创作、传唱民族文化，如山鹰组合、吉克隽

逸、彝人制造、南彝组合、俄木果果等，有个人歌手

也有组合。不仅是彝族歌手，还有其他少数民族歌

手，都在以不同的方式传唱着以民族文化为基础的

民族流行歌曲。就如少数民族文学作家般不断涌

现，未来少数民族流行音乐的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

重视和深入的研究。

以民族文化为载体的民族流行音乐，基于所处

时代背景，唱响民族文化的时代旋律。数智时代的

艺术和文化传播因技术而被重新定义，民间文学的

书写也有了不一样的表达。民歌不是简单的娱乐

消遣，还有其文化、文学价值和时代使命。凉山彝

族民歌，注重对历史渊源、自然环境、劳作生活等的

描述，演唱时具有以声动人、以情感人等特点［2］。传

统民歌的表达融情于景，现代流行音乐对民族文化

的演唱则跨越时空限制，将感情融入更加丰富多彩

的现代流行音乐歌调旋律中。民族流行音乐能将

歌词、声乐、情景等以信息化手段保存下去，与传统

口口相传的民歌有明显区别。经济的快速发展影

响了原生态音乐的存续［3］，流行音乐已成为当代音

乐的话语权威，将民族文化以流行音乐的形式进行

创作和传播，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流行音乐的结合。

数智时代不论是传统民歌还是流行音乐的传播媒

介都是多种多样的，以音频、视频、文字等形式传

播，文化适应时代发展的同时也在影响着人与文化

自身。康纳顿认为，“以文字形式固定下来的对象，

进入了公共意义的领域，从而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

阅读这个作品，成为这个公共意义的潜在共享

者”［4］118。歌曲的传播与共享是多维度的，有音频、

视频，也能够通过歌词的形式呈现，相比传统民歌，

民族流行音乐更具开放性。民族流行音乐成为一

种形式固定下来，超过了康纳顿所说的文字形式，

且更便于普罗大众接受，民族文化也更具生命力。

此外，也不能认为传统民歌是老一套的东西，

当代更应珍视和保护传承民族文化精粹。传统民

歌在当代仍在发光发热，民族流行歌曲则是更加信

息化和现代化的新型民歌。同时，民族文化与音乐

的结合，也要基于时代变化和需求，拓展更加丰富

多彩的民族文化传播渠道。当代彝族青年正通过

自己的方式以民族传统文化为基础创作歌曲，向世

人诉说着彝族文化。彝族流行歌曲的唱腔唱词和

格律都一定程度上受彝族传统民歌影响，是传统与

现代的融合。郝瑞在提及山鹰组合《我爱我的家

乡》时认为，“山鹰演唱的形式是外来的，但其内容

毫无疑义是民族的，因为它们表达了对家乡的眷念

和对母亲的热爱”［5］280。不论是传统民歌，还是现代

以少数民族文化为元素创作并传唱的流行歌曲，都

是对民族文化的展现和作者感情的表达。从这个

角度来说，传统民歌与民族流行歌曲的核心是一致

的，仅是不同时代的文化表述而已。

综上所述，传统民歌在数智时代如何传唱与转

型？民歌在彝族文化中扮演着什么角色？民歌如

何传唱民族文化？彝族流行歌曲是否能接续传统

民歌传唱民俗记忆？彝族民歌在当代社会将发挥

什么作用？民歌在未来该如何前行等问题都值得

探究。处于数智化时代的彝族传统民歌和彝族流

行歌曲传播途径更加宽广，与其他文化的交流更加

便捷。彝族传统民歌在以这一代人的思考和认识

继续发展着，将民族文化编入流行歌曲中，用彝语

和普通话或当地通用的汉语方言结合传唱彝族的

生产生活、故事传说、图腾信仰、情感表达，现在乃

至今后亦是如此。传统民歌在数智时代并不会被

取代或消失，民族流行歌曲亦可看作当下的民歌形

式，传统民歌也在不断适应环境通过信息化路径发

展。传统民歌和当下的民族流行歌曲，是时代不同

的思考和表达，这是属于这个时代的民歌传唱。将

传统民歌与彝族流行歌曲统归为彝族民歌进行分

··62



第 1 期 蔡 威：彝族传统民歌与流行音乐交汇的时代文化记忆研究

析，着重对民歌传播与文化记忆进行研究。

二、彝族民歌中的社会记忆

民族流行歌曲作为民歌的一种新形式，是民族

记忆，不属于具体的某个人，纵使是个人的创作，最

终都要置于族群文化体系下分析。个人在民族文

化中扮演的角色，是传播者、教育者、传承者。民族

流行音乐传承的是民族记忆，是民族文化的具体呈

现与表达。民歌是对民族文化的记录和理解，因为

在歌词中，不仅包含着具体的民族文化和族群记

忆，更有传唱者的感情表达。这也正是民歌的魅力

所在，与历史文献不一样，民歌传承的是活态文化，

通过歌声传唱历史，同时也在理解历史，进而分享

历史。民歌中的历史文化记忆，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灵动的。灵，体现为对历史、故事、个人感受、

生产生活等多种多样的记录。动，表现在历史的动

态和感情、声音的动态，民歌是历史的歌声传递，是

人的文化记忆，通过民歌文化记忆记载族群历史，

通过歌声将民歌文化传唱。民歌传唱的是人在历

史岁月中对社会对自身的理解，体悟的是族群人

观。灵与动的结合，完美地诠释了民歌的特色与魅

力，灵动的民歌在先民时期记录着人们田间地头的

劳作、历史、故事传说、民俗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当

代少数民族身份歌手演唱民族文化的民族流行音

乐，仍将发挥民族文化记录与感情表达的重要作

用，是属于这一代人的文化记忆，是当代的民族

民歌。

民歌通过传唱的方式呈现过去和现在的生活

和记忆，民歌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另一种表现形态。

通过民歌记录人们的生产生活场景，民歌是族群社

会记忆的自我展现。如彝族传统民歌中的《祭祀酒

歌》：“尊敬的XX啊，我们给你泽格和兹车①，五谷酿

造酒，出征打仗酒，讨伐御敌酒，家支和解酒，逢年

过节酒，起房盖屋酒，婚丧嫁娶酒，地边耕耘酒，坡

岭放牧酒，祭祀祖先酒，供奉祖灵酒，安灵超度酒，

探亲访友酒，年节聚会酒，欢庆丰收酒，兄弟和睦

酒，姻亲谈兴酒……一杯敬给你老人家，保佑亲朋

挚友们，后代儿孙像猛虎那样威猛，后代儿孙像金

竹茁壮成长，后代儿孙代代富有兴旺，后代儿孙繁

衍在九个地方，后代儿孙一代更比一代强”［6］304-305。
这是节选于丧歌之中的《祭祀酒歌》，对酒的梳理可

以看出彝族的酒文化，不同场合和不同用途的酒敬

给逝去的人，以此告慰亡灵。每首传统民歌基本上

都有规律可循，“在反复的使用中，在不断面对表达

歌的特定意义的需要，以及在对这种需要的不断满

足中，歌手学会了程式，歌手从别人那里听来的程

式最终成为其诗歌思想的一部分。他一定要有足

够的程式来促进创作”［7］30。所以，传统民歌才能在

一定的框架体系下，将人们的生产生活，将民间的

故事传说，将婚丧嫁娶等民俗文化编入歌词进行

传唱。

与传统民歌相比，民族流行歌曲的形式则更加

灵动多变，通过唱词和曲调的组合加上歌手优美的

歌声，将文化和感情一一表达出来。少数民族流行

音乐则以时下流行歌曲的曲调将民族文化记忆编

唱其中，将人们的感情表达出来。同是以酒为题的

民歌，民族流行音乐改编或借鉴传统民歌歌词，以

流行歌曲的曲调编唱，其旋律更加生动活泼。如吉

杰的《彝家酒歌》表达了对客人的欢迎之情，并将彝

家文化传唱其中。不仅是民族传统声乐与现代流

行音乐的碰撞融合之美的冲击，更是民族文化记忆

传承的感染。“举起这杯酒，幸福的美酒。翻过千

山，越过万水，来到我的家门口。握紧我双手，你就

能起舞。千年的传说，就在此刻，化成一首简单的

歌”②。又如，彝人制造《吉祥酒歌》，通过普通话与

彝语的结合歌唱，旋律生动充满生机活力，展现了

彝家人的热情好客。“这里的月儿圆又亮，这里的星

星会说话，这里的鲜花遍地开咯，这里的人们幸福

吉祥，这里的人们热情又豪迈，这里的人们勤劳又

善良，快乐的孩子慈祥的老人呐……远方的贵宾四

方的朋友，我们不常聚难有相见时，彝家有传统待

客先用酒，彝乡多美酒，美酒敬宾朋，请喝一杯酒哟

请喝一杯酒哟”。酒在彝族社会中尤为重要，酒不

仅是日常饮品，还是招待亲朋好友的佳酿，也是祭

祀用品，可以说酒能沟通天地人表达情感，是民族

文化深层次的表达。

从上述几首以酒为题的歌曲来看，传统民歌更

加厚重淳朴，民族流行音乐则灵动活泼，但二者各

有差异和优缺点。敬酒歌在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

表达，彝族文化的流行音乐中也有很多以酒为题的

歌曲，但各自的形式和旋律不一。总的来说，传统

民歌旋律较为稳定，直白地记录了丰富的民族文

化。民族流行音乐虽基于民族文化，却更多注重感

情的表达和旋律技巧，对传统文化的记述则较少。

三、彝族民歌中的民俗文化记忆

民歌是民族文化的精粹，很多民歌中都有民族

的婚俗、丧葬、祭祀、农耕等民俗文化的身影，通过

直白的描述或比喻、拟人的手法将这些民俗知识融

入民歌之中。民歌有娱乐放松、警示教育、历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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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等作用，而民族流行音乐则以一种全新的形式传

唱着民族文化记忆。

民歌本身是文化表征，其承载的文化才是民族

文化的本相。在民歌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民族民俗

记忆的内容，民歌如史诗、叙事诗般就某一社会民

俗事项进行记述。民俗模式在民族风俗和口头创

作中均有体现［8］172，民歌亦是了解民俗文化的一个

窗口。民歌中很多关于图腾文化的传唱，传统民歌

忠实地将民族文化记忆，民族流行音乐采取更加活

泼生动的形式将民族图腾文化融于唱词中。彝族

的原生音乐与流行音乐两者之间有很多契合点［9］，
传统与现代的交汇实现了跨越时空的融合。传统

民歌与民族流行音乐在歌词、唱腔、旋律等都有互

鉴交融。如彝族火把节的文化记忆，传统民歌与民

族流行音乐就有不一样的表达，但最终都是对民族

文化的传承与展现。如传统民歌《快来耍火把》：

“闪闪火把开火花，我与星星传个话，彝家山上火把

节，篝火熊熊火把节，我们一起耍火把，我和星星耍

火把。崖上蜜蜂来过节，扇动翅膀采花花，开心快

乐笑哈哈。沙地老鼠来过节，钻来钻去啃瓜瓜，手

牵手儿绕山路，烧了害虫好过年，天上人间乐开

花”［6］128。通俗的词句中记录着彝家山上耍火把的

场景，闪闪的火把如绽放的火花，是大地上彝家人

与星星传话的媒介。以崖上采花蜜的蜜蜂，在沙地

里钻来钻去啃瓜的老鼠，衬托了火把节热闹的场

景。彝家儿女手牵手绕山路，像一条盘旋的火龙，

将大地上的害虫烧尽让来年的庄稼健康成长，将民

俗文化与美好祝愿融于民歌之中。从《快来耍火

把》这首民歌中，感受到的是火把节时彝家热闹的

场景，透过对火把节场景的描述可窥见彝族火把节

民俗文化的记忆。福柯认为，“描述一个作为陈述

的表述，不在于分析作者和他说出的东西（或者他

想说，或者不情愿而说出的东西）之间的关系，而是

要确定什么是每个个体为成为它的主体而能够和

应该占据的位置”［10］120。
民歌中的民俗记忆亦是如此，不是直接的记忆

却是民俗记忆的载体，这样的民俗记忆是活态的与

灵动的表达，将民俗记忆唱出来表达出来，和文字

记录比起来，更加丰富多彩且有活力。当代彝族歌

手正以自己的方式将民族文化记忆传承下去，如瓦

其依合《火把节》所唱：“一月里最好的日子，跳下我

们的手指，一生中最美的火光，照亮我们的村庄。

一束一束火把，一年一年相遇。烧死地上的虫，烧

去心中的苦。一月里最好的日子，跳下我们的手

指，一生中最美的火光，照亮我们的村庄，一束一束

火把，一年一年相遇，烧死地上的虫，烧去心中的

苦。一束一束火把，一年一年相遇，烧死地上的虫，

烧去心中的苦。这样的一天，我最亲爱的朋友，你

还有多少喜悦，要对神灵诉说，要对神灵诉说”。

对火把节直白的描述，将火把节的作用，以及

作者对火把节的理解，以简单的歌词配以旋律唱出

来，更加质朴动人。又如山鹰组合《七月火把节》：

“千万支的火把照着你的脸，让我看清楚你的容颜。

噢我最亲我最爱的大凉山！千万年的美丽还是没

改变，远走的心依然在留恋。……呷嫫阿牛请你闭

上你的眼，别说走后你会很想念。噢我最亲我最爱

的大凉山！拥抱着你对你喊一声再见，你的爱情是

我的永远……走的时候有一些抱歉……走的心情

难免有一些忧伤，走的路上我会装得不孤单。总有

一天我会回到家，回到我心爱的大凉山。也许那时

的我还是一无所有的模样，可我会告诉你支格阿尔

就在你面前”。以火把节为引，用普通话歌唱，彝语

独白的形式，将彝家儿女对大凉山的热爱，将离家

在外的游子感情及对家乡对家人的思念表达出来，

将民族文化记忆唱诵其中。回顾彝族流行音乐的

发展历程，山鹰组合开创了彝族流行音乐的先河，

其作品《彝人》《忠贞》《走出大凉山》《离开家的孩

子》等，均将其对彝族文化的热爱和感触通过歌曲

表达出来，将生产生活中的所思所想以及对家乡的

思念对民族文化的思考融入歌曲之中。民歌中的

民俗记忆不仅仅是民俗文化的简单记录，更有民族

文化的教育和启迪作用。

从对民族文化的记录传唱的角度来说，也要辩

证地看到民族流行歌曲的缺陷，大部分民族流行歌

曲以民族文化符号作为表达感情的入口，不论是表

达对民族文化的认识或个人的感情，对于民俗文化

或民族记忆多是一笔带过，少有传统民歌那般的叙

述。与传统民歌相比，民族流行音乐在唱词中提到

民族的某一文化记忆或文化符号，其本身则更注重

辞藻修饰和音律的运用。用流行音乐的形式传唱

民族文化，是这一代人对民族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但也要有自身的思考，是偏重于唱词曲调旋律，还

是注重对民族文化的记录需要有一个度，而这个度

需要不断探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个民族要想

形成自己伟大的精神文化体系的话，必然会拥有一

套严格的文化禁忌相伴随”［11］。不论是仪式的文化

禁忌还是日常生活中的禁忌，都是形成一种对文化

对人的约束。运用、理解甚至加工民族文化也需要

有自己的认识和约束，不能将民族文化作为噱头，

这样的模式是不正确且难以长足发展的。从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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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来说，以民族文化为引的当代民族流行音乐，

也要形成自己的程式与规则，才能更好地唱出民族

文化的时代风格，彰显民族文化魅力。

四、彝族民歌的时代思考与文化智慧

不同社会阶段会有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思

考，当代彝族流行音乐也有属于当代的思考和记

忆。人们将这个时代的事物编入民歌中并进行传

唱，借助网络平台将以往只能在小范围内传唱的民

歌传播出去。当代彝族民歌的记忆，承袭传统又融

合当下，也是属于这个时代的民歌和时代的民歌记

忆。不论是传统民歌还是民族流行歌曲，都是关于

社会生产生活的记忆，均是对自然对社会的反映。

民歌中记录的历史故事，来自人们的生产生活，同

时也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展现属于特定时代和

文化背景的社会面貌。

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遇到的挑战是多方面的，

受到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年轻一代受到本民族传统

文化和现代化社会的多重影响。当代年轻人对民

族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在改变，也影响了民族文

化的传承与发展。此外，对于母语的忘却也成为一

个民族文化问题，这直接影响着人们对民族文化的

理解和认识，而对民族文化及民族语言的运用则是

每个人对民族文化传承发展应做的努力。

反观文化本身，文化也是有生命和智慧的。在

传统民歌的发展过程中早已形成程式，有着自己的

规矩和模式，并能够顺应时代发展不断调适自身。

帕里对“程式系统”（formulaic system）这一概念所下

的定义是“一组具有相同韵值的片语，并且它们彼

此之间在含义上和用词上至为相似，以致诗人不仅

将它们视为单独的程式，而且也视作一组特定类型

的程式，进而掌握它们并毫无迟疑地加以运

用”［12］66。在传统民歌中，不论唱腔、唱词或是结构

体系，都已形成程式。程式之外，还有特定社会对

传统民歌的影响。如今，城镇化进程的加速，社会

主流文化的影响和冲击，以及数智化时代的到来，

这些因素对传统民歌的影响较大。这种情况是普

遍存在的，但换一个角度思考，不同时代有不一样

的文化思考和态度，先辈传承至今的文化也是经过

不同的社会时期发展至今，在顺应时代发展的同时

也要积极营造良好的文化保护传承环境，让民族文

化更好地传承发展。民歌的发展也遇到了这种情

况，民歌自身的属性让其能够顺应社会发展模式，

也催生出属于这个时代民歌传播与发展的路径。

当国家、民族或个人“不断地思考‘我是谁’‘我从哪

里来’‘我到哪里去’等一系列问题时，或许会获得

国家认同、民族文化认同、个人身份认同的新可

能”［13］。人在不断地思考自身，思考文化，思考世

界，文化也在“思考”自己，反思着社会。文化也有

自己的生命，不是每一种传统文化都必须要得到传

承和发展，是否能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之下传承发展

亦是文化自身的选择与适应。当代社会，人们不断

面对着逐渐消失的文化，但也要认识到原有文化可

能没有消失，而是以另一种形态存在或融入新的文

化之中继续着自己的使命，如民歌在当代的“转型

发展”。

民歌传唱的不仅是歌词中记录的知识，更是民

族语言、文化、艺术的综合，是民族语言的艺术性展

现。“美感的最初来源是在劳动过程中产生的无功

利又合目的性的愉悦感受”［14］。民歌产生之初是一

种不自觉的行为，因为人们在这个过程中有不一样

的感受，也就是人对美感的初体验。传统民歌以本

民族母语传唱，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民族音律的美

感。但是，以本民族母语进行传唱，这也使得传统

民歌只能在民族内部或者小区域内进行交流。当

下，很多少数民族民歌开始用普通话或当地通用的

汉语方言传唱民歌。从各民族母语传唱的民歌，到

用普通话或普通话和各民族母语相结合的形式传

唱形式，这是民歌的时代性转型，其原因有三。首

先，是因为很多现在的用词用语在本民族语言中没

有具体的表述，改用普通话或当地通用的汉语方言

可以实现完整表述。其次，民歌除了人们面对面的

对唱交流，还有通过B站、抖音、快手、QQ群、微信群

或者其他网络平台进行传唱，采用普通话或当地通

用的汉语方言传唱民歌，则可以让更多听众欣赏民

族文化与音乐。数智时代背景下，民歌的内容和形

式有了新的变化，呈现多渠道、跨文化、跨地域和多

题材的发展特点［15］。文化具有自我调适性，文化能

够代代相传，也是民族文化智慧的体现。最后，采

用普通话或当地通用的汉语方言传唱民歌也是时

代和文化选择的结果，在自我语言不能表述或者不

能更好地表述的时候，通过其他表述方式表达自己

也是一种手段。同时，这种情况的出现，也是文化

适应需求而产生的现象，文化也不能局限于民族、

地区之中，传播出去的文化才是民族文化，才会为

人所知。民歌的现代化转型与接受，就如族群认同

一般，没有他者的接触就不会有族群意识和族群认

同的产生，也不会有他者与自我的区别。换一个角

度来看，这样的情况也是文化自我发展和生存的一

种体现，不是人在传播文化，而是文化在“驱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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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文化，这样文化才能在不同时代传承发展，人终

将逝去而文化却历久弥新，这或是文化智慧的体现。

五、结语

民歌是有生命和智慧的，亦是灵动的文化体。

民歌是活态的且不断发展的，应用动态的视角看待

当代民歌的发展。当下，社会民歌遇到了不一样的

生存环境，这是一个数智化时代，民歌的传播路径

在改变，文化环境也在改变，人们对民歌的认识和

理解也在不断变化。民歌记载着民族往昔的故事

和文化记忆，并通过歌声将民族文化向世人介绍，

民歌中有很多民族文化记忆，是后人了解过去的窗

口。就当代而言，年轻一代乃至上一辈人面对全球

文化浪潮的冲击，不少人认为民歌是落后的，是属

于老一辈人的“老古董”。然而，传统民歌与现代流

行音乐的结合却唱出了这一代人对于民族文化的

认识和理解，这是一个转型的过程，民歌正处于这

个进程之中。彝族传统民歌将民俗文化以歌的形

式记忆，如婚俗、丧葬、图腾等文化内容化作歌词组

合成歌进行传唱，用歌声让民俗文化在歌声中活过

来。年轻一代将民族文化记忆和传统民歌传唱的

内容融入流行音乐，把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化记忆和

文化理解唱出来。民歌正以全新的姿态面对新的

文化挑战，向世人展现先民的生活场景和文化智

慧，同时顺应社会发展，以自己的方式积极融入这

个时代。但是，没有人可以断言，民歌处于数智时

代的传播与发展将走向何方，这也是需要不断探究

的问题。

注释：

① 泽格：彝语，彝族民间在死者即将被抬去火化时，组织亲朋好友与死者告别而跳的集体舞，也叫欢送舞。兹车：彝语，敬酒

的意思，这是专门为儿孙满堂，有四五个儿媳或长命百岁的老人逝世后才唱的敬酒歌。详见吉则利布，克惹丹夫，阿牛木

支整理译注 .彝族传世民歌[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8:304。

② 文中彝族流行歌曲歌词，未标明出处的，皆摘录于网易云音乐，下文将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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